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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绝地天通”的故事以重、黎分司天地讲述祝宗卜史一类职官的起源，特别是史官的起源( 包括司马迁这一支的来源) ，因而涉及

宗教发生的原理。故事要讲的道理是，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 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

职官，管理通天降神; 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职官，管理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

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风。这叫“绝地天通”。参见李零 2010 年 3 月 2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绝地天通———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

视角”，http: / / ishare． iask． sina． com． cn / f /23270955． html，2014 年 4 月 12 日登网。

·教育人类学研究·

教育人类学: 美美与共的学问

纳日碧力戈
( 复旦大学 民族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 教育人类学是一门美美与共的学问。它对弱势群体持有人文关怀，以语言和文化的中层相
对主义呼应国家治理和市场运行的高层普遍主义，能够以形、气、神通观的立场，沟通国家治理和社群需要之
间的利益诉求，达到“致中和”的效果。教育人类学要研究民族教育中“爱民族”和“爱国家”如何互补共存，
如何协调一致。教育人类学通过民族教育的田野工作和理论升华，能够以不可替代的独特视角，为建设公平
正义和人道美德的现代文明国家提供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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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者: 地天通的专家

中国古代有传说: 洪荒时代地天相通，“民神

杂糅”，神可下地，民可登天; 颛顼帝派大臣断绝

地天通道，让民神不再混杂。这就是《尚书》和

《国语》中记载的“绝地天通”故事。①也许迄今为

止，我们仍然处在“绝地天通”的时代，官民有别，

尊卑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续地天

通”的努力始终存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代表了

这样一种努力: 在“无知之幕”时代，人和万物的

本真是什么? 人类学者是各种语言之间的沟通

者，浓描各种文化的底蕴，揭示其中的神韵，努力

把文化遗产转变为人文资源，让本土人和全人类

受益。摩尔根成为印第安易落魁部落的义子，为

印第安人打官司; ［1］格尔茨提出从本土人观点看

问题，强调地方知识的重要; ［2］林耀华先生三上

凉山; ［3］费孝通先生行行重行行。［4］他们都有“益

众生”的人文关怀。
与此同时，人类学者鉴于全球化、“现代化”

的大趋势，又推出发展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灾难

人类学等等应用分支，为政府正确决策、国家良性

治理提供学术支持。中国有自上而下的久远历史

和宏大话语，扎根这片土地的人类学研究，不能不

考虑这样一个历史特征和社会取向。如果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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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叫做“下地”，也许可以把应用人类学研究叫

做“上天”，在草根社会和都市科层之间沟通，通

过他者认知自我，少一分傲慢，多一分宽厚，这应

当属于续地天通的努力。
美国的教育人类学起源于草根关怀: 从 1900

年到 1960 年集中批判所谓移民、少数民族和底层

人的子女存在学习障碍的谬论; 从 1960 － 1970
年，人类学家针对非主流群体的学校教育开展深

入研究，批判所谓“文化特质缺乏论”; ①自 20 世

纪 70 年代，教育人类学正式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

支，以扎实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影响政府决策，提炼

学科理论。［5］( p． 371 － 373) 博厄斯站在文化相对论的

立场上，强调文化平等，反对用生物、地理和职业

的因素来解释非主流群体为何在学校教育上落

后; 马林诺斯基也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批评破坏土

著文化整体性的行为，指出非主流群体的 IQ 低并

非由 种 族 造 成，而 是 由 于 没 有 得 到 相 关 教

育。［5］( p． 371 － 372) 在中国，教育人类学仍然属于新兴

学科，研究多以制定政策为取向，“强调民族教育

政策及其合理性而不是政策的实际实施”。［6］不

过，“以教育人类学的前沿理论与方法探讨少数

民族学校教育”，以中国微观研究的个案来提炼

和概括理论，进而增进国内外对话的研究已经初

具规模。［7］

人文关怀: 公平正义和人道美德

中国向来有推己及人的人文传统，“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不过，后人要在发扬光大这个人

文传统的同时，也要发展出推人及己的协商式民

主，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展出“彼所不欲，

勿施于人”。这是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

然有可能导致“一厢情愿”，以为自己不愿意的别

人也会不愿意，反过来说，自己愿意的，别人也会

愿意。但是许多现代化的陷阱都是因为“一厢情

愿”而造成的，现代化的模式只有一种，似乎人人

都喜欢现代化。把自己的好意强加于人，结果事

与愿违，双方都很郁闷，甚至恶语相向，这样的例

子过去有现在也有，不胜枚举。
人生来平等，同情弱者，辅助底层，这是现代

文明的理念。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国家建设以

“一族一国”起，以“多族共和”终，多民族国家是

现实，也是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未来。
不过，无论人生来平等的理念如何牢固，事实

上的不平等却是铁一般的现实，人们不能彻底改

变这个现实，也从未放弃改变它的努力。举现代

国家为例，国民认同属于核心认同，国民不分种

族、民族、信仰、文化等一律平等，国家面前、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以

一种文化为主流的，如美国的盎格鲁 － 撒克逊文

化。这样一来，国民中的多数人生来就取得了文

化上的优越地位，少数人生来就在文化上占劣势。
我们说到国家文化的时候，往往默认主流文化，对

于少数民族文化视而不见。语言的情况更加突

出。生来说主流语言的国民占尽优势，生来说少

数民族语言的国民处于劣势; 说主流语言的国民

在就业、保险、升迁、信任等方面占据天然优势，而

说非主流语言的国民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对此

有不少现代国家采取了平权措施，通过优惠政策

保障语言文化弱势群体的参与机会。除此以外，

社会还需要培养对于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弱势群

体的人文关怀，允许和鼓励他们保持和发展自己

的语言文化，同时也为他们创造学习主流语言文

化的条件，尊重他们参与主流社会的主动性和能

动性。
既然人生来平等，既然在国家和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那就不能歧视那些出生在少数民族群体

中的国民，更不能站在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打着

国家语言文化认同的旗号，以所谓“整合”或者

“同化”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对于

那些出生于少数民族的国民，只能用公平正义的

态度、人道美德的关怀，增加他们的自信，保护他

们的自尊，这是他们认同国家的源泉，是民族之间

团结和睦的道义支持。
在中国的民族教育中要提倡双语教学和多语

教学，鼓励多数民族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多数民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一方面便利了民

族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也

让少数民族更多地感受到一个人文大国所奉行的

公平正义和人道美德。

—6—
① 即非主流群体的子女缺乏主流群体子女所具有的某些文化特质，导致他们在学校学习失败。



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可供转化的
资源而不是同化的对象

费孝通教授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行重行行，研

究那里的现状与发展问题，高度重视人文资源，尤

其提到“从遗产到资源”的课题。［8］少数民族的语

言文化是宝贵的人文资源，不是同化的对象。少

数民族语言文化和主流语言文化并不存在你死我

活的竞争关系，它们分属不同层面，各司其职。少

数民族教育不能脱离当地丰厚的人文资源，其中

涉及如何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转化为社会发展

和国家建设的宝贵资源。从本土民众的切身利益

出发，调动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善用先人留下

的人文遗产，顺应和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将语

言文化遗产转化为积极的综合资本，在保持和发

展原有语言文化的同时，增强民族自信和自尊。
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中含有丰富的民间知识和生存

智慧，对于合理利用本土资源，合理吸收外来资

源，保持和建设人、社会、自然的良性生态，都有难

以估量的重要性。
用母语教学有很大优势: 母语中含有大量可

供发掘的“正能量”，有民间智慧、有“民族生态”
的知识、有公平正义的祖训、有人道美德的家规。
用母语教学便于贴近本地生活，有深厚的社群感，

有直观的认知条件，也可以调动切身的社会记忆，

便于把爱族和爱国结合起来，把爱故土和爱国土

结合起来，把爱家人和爱他人结合起来。本族文

化对于人格健康、自尊自爱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因此，以母语促进国民自觉更加有效。

少数民族母语教学并不排斥主流语言教学，

这不仅仅是出于生存需求，为了有更好的就业机

会，有更好的社会流动条件，也是出于国民互相认

同、国民情感交流和国民利益共享的需要。在少

数民族地区的现实生活中，恰恰是那些强调母语

教学的少数民族也会鼓励自己的子女和身边的人

学习主流语言文化，以国民的主体性关心国家大

事、关注社会生活、关爱民族和国家。少数民族地

区的双语教育是双向的双语教育，不是单向的单

语教育，既要学习和掌握少数民族语言，也要学习

汉语，而不是用汉语学习代替少数民族语言学习

或者用少数民族语言学习代替汉语学习。

少数民族的国民主体性

中国少数民族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成员，他们

也是国家公民，这两种身份分属不同层面，互补互

利，相得益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是国家人文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绝非“多余”，更非“累赘”。
少数民族身份由国家确认，是后人不能不继承的

遗产，这种身份和国民身份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

水乳交融的关系，否认少数民族身份就是否认他

们的国民身份，否认他们的国民身份就是剥夺他

们的生存权，违反公平正义，违反人道美德。任何

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多重身份，有些是继承

下来的，如民族身份和父母子女关系; 有些是后来

获得的，如大学生、机关干部。不能把这些身份都

互相对立起来，如有了甲身份，就必然弱化乙身

份，有了丙身份，就必然弱化丁身份，等等。个人

多重身份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或者是某种“自然属

性”，有的可以选择( 如上学、当干部) ，有的不能

选择( 如生身父母、相貌特征) ，这些都属于身份

多样性的现实，多重身份并不一定互相冲突。
少数民族作为国民，他们有保持和发展自己

语言文化的自由，也有学习和转向主流语言文化

或者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自由。充分使用这样的

自由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在行使宪法

赋予的公平正义权力的过程中，突出了国家政治

制度的优越性，尊重了过去建立在民族区域自治

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协商的历史经验。
教育人类学善于细致入微地观察少数民族身

份和国民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会简单地把这

两种身份对立起来，把它们摆放到水火不容的位

置上。同样的语言和族属会分布于不同的国度;

同样，不同的语言和族属也可以分布于相同的国

度。少数民族国民既有感情，也有理性，不能把理

性和感情截然对立起来，就像不能把形、气、神各

自独立起来一样。理性和感情是生物人和现实人

的固有心理特征，不可偏废，不可忽视; 形、气、神
是统一体，不可只讲形不讲气，也不可只讲气不讲

神。基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纯真民族感

情要和基于市场经济的生存理性相结合; 基于具

象的形和基于抽象的神要靠气来连接。教育人类

学者的田野工作和理论研究，能够清晰地描述

“地形”和“天神”，也能够细心把握居中协调的

“元气”。

国与家交融的多族共同体

爱国爱家，家国交融，这是中国式的国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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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有广博的心理基础。不热爱

自己的民族就谈不上热爱自己的国家。家庭是我

们由以出生的血缘共同体，民族是我们从中成长

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国家是我们寄托命运的地缘

主权共同体。
有观点把爱族和爱国对立起来，似乎爱族就

不爱国，或者爱族多就会爱国少。这种观点不符

合历史，也不符合常识。自现代国家出现，多族并

立是历史遗产，“一族一国”的理想最终向“多族

共国”让步，爱族和爱国始终是多民族国家的日

常状态，并不构成“问题”，也不造成“威胁”。

少数民族的家庭教育中有家规家训内容，有

掌握好本族语言文化的勉励，有热爱家园、忠于祖

国的教诲。爱家爱国、爱族爱国，交织交融，互不

分离。中国作为国与家交融的多族共同体的性质

是难以改变的，多族共生、文化多元是现实，也是

未来。
教育人类学能够对于建设和完善国与家交融

的多族共同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融爱家、爱

族、爱国于民族教育研究和实践当中，准确分析它

们之间复杂的互动互生关系，沟通体现在不同语

言文化之中的价值观，培养超越性的重叠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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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A Learning of Unity in Diversity

Naribilige
(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s a learning of unity in diversity． It shows humanistic concern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matches middle-leveled relativism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the high-leveled
universalism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and market operation． It achieves ideal effects through linking the
interests between the state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demands． It makes studies on how to connect the two
feelings of“loving one’s ethnic group”and“loving one’s country”and make them coexist harmoniously in
ethnic education． It can provide academic support for building a modern and civilized country of fairness，
justice and human virtues through field work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from unique perspectives in ethnic
educ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humanistic concern;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national subjectivity; multiethnic community; unity in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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